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佤族木鼓文化中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分析

马　祯
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，北京　１０００８１）

［摘　要］　木鼓崇拜是历史上佤文化的重要内容，在佤族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木鼓

起源神话、木鼓形制、木鼓祭祀女神、拉木鼓仪式中猎女人头等均与女性有关。整个木鼓崇拜

中女性无处不在。通过对木鼓文化的人类学分析，揭示木鼓文化背后的社会性别象征，探讨佤

族社会的女性观念，进而反观社会性别研究中对女性身体的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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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女性身体
社会性别研究对女人身体的讨论已久。波伏

娃的《第二性》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中里程碑式的

作品。她指出“女人不是天生，而是社会文化造就

的”。她将社会文化纳入了社会性别的研究，并给

予社会文化在性别研究中极高的地位。她肯定了

男人和女人在生物性上的差异，但是她认为“仅仅

在生物上分析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个性别应该

对物种永存起最重要的作用”［１］。事实上，波伏娃

对女性身体是持悲观甚至嫌恶的态度。她认为身

体是女性的累赘，并且是社会文化的强力控制和

规训的结果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身体基础，女

性因此丧失了很多的自由，丧失了对精神的追求，
她被称之为“身体的麻烦”。波伏娃指出社会文化

在身体的基础上造就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模式。
女性的身体是压抑的，一方面她是由社会文化构

建的，另 一 方 面，女 性 身 体 的 体 验 本 来 就 是 压 抑

的。如，月经、怀 孕、生 产、哺 乳 等［２］。她 在 强 调

社会性别的同时，质疑身体。但是她并没有找到

一种合理的方法将女性从生物性特征为其带来的

“麻烦”中拯救出来，而只是指出社会文化对女人

的建构。
之后，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对于女性的身体，

尤其是生育问题，进行了集中讨论，即生物性的身

体、生育对于女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她们认

为生育是男人控制女人并使之受苦的根源。若要

摆脱男性对女性的控制，就要超越性别，超越生物

性的身体，甚至发展雌雄同体。

另一位社会性别的研究者，巴特斯却 走 了 一

条与 波 伏 娃、以 及 激 进 自 由 派 女 性 主 相 反 的 路。

她从身体开始探讨社会性别。社会文化是身体行

为的结果，身体受到社会文化的管理和规范。认

为身体并不是不能改变的。在她《至关重要的身

体》中，身体被描述成一个物质化的过程，“真正重

要的不是身体本身，而是这个过程。”巴特斯对身

体的探讨回到了更加本真的物质的层面，但她也

没有在自己理论的旷野中为妇女真切的生命和身

体体验留一块栖息地。正如柯倩婷所说，“巴特勒

在《至关重要的身体》前言中说的对活生生的身体

的重视并没有在后面的论述中得到重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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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尔斯通在她的《性的辩证法》中认为，女权

主义总否 定 妇 女 的 依 从 地 位 有 其 在 生 理 上 的 基

础，但其实妇女的依从地位就是因为生理的原因。
她批评 母 亲 的 职 责 是 女 人 发 展 自 身 的 限 制。然

而，她的结论是妇女解放要依靠生物技术。尽量

消除两性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异，并使得生育在男

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实现。这种论断在当时女

性主义方 兴 未 艾 的 时 候 无 疑 是 一 种 强 有 力 的 声

音，使得很多女性甚至是女性主义者追随。随着

时间的推移，女人的身体和性别、社会性别之间的

关系依旧没有解决。
波伏娃、巴斯特和费尔斯通的理论对 之 后 女

性主义对于身体的讨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女性

主义的身体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得到了重视。
但讨论的框架依旧在身体、社会文化二者之间，用
以解答究竟是身体先于文化还是文化决定身体并

形成社会性别模式。
探讨女人的身体和社会性别模式之间一种可

能的关系是笔者研究的初衷，身体是物质的，我们

必须承认。但承认的态度却各有不同，波伏娃对

身体的否定，她的讨论超越了身体；巴特斯对身体

的肯定和重视，但是她的讨论却忽略了身体最直

接的经历；费尔斯通通过设想身体和技术的革命

构筑了妇女争取权利的蓝图，但她在违背自然的

路上走得太远。总之，在笔者看来，她们并没有真

正面对女性的身体本身。身体对于女人究竟意味

着什么？作为在女性主义框架下的讨论，我们应

该怎样面对这个融嫌恶、爱戴、敬畏、超越于一体

的身体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在肯定女人身体的同

时看到社会性别平等的曙光？

本文从田野调查经验和文献梳理出 发，考 察

女人的身体在佤族文化中的地位，通过传说、文化

遗存以及现实生活中佤族女性的社会的地位，寻

求一种身体和社会性别模式融合的可能。调查地

点是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翁嘎科乡。

二、女性身体与佤族木鼓文化
（一）佤族木鼓文化

历史上，佤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木 鼓 崇

拜。当每年 布 谷 声 声 伴 随 着 春 耕 在 田 野 上 铺 展

时，佤族人就要举行拉木鼓仪式。与拉木鼓仪式

一起进行的还有猎人头祭木鼓、镖牛等仪式。据

翁嘎科乡村民讲述，并不是每年都拉木鼓猎人头。
只有在寨子遇到灾难，如连续好几年庄稼不丰收、
牲畜接连死亡、人们生活面临困境时才会举行拉

木鼓仪式，并要猎人头祭祀鼓魂。在拉木鼓仪式

中，首先由魔巴（佤族祭司）带领村寨长者与壮年

男子（妻子已经怀孕的男子不能去），进山选定专

门用 作 做 木 鼓 的 红 毛 树，再 杀 鸡 或 猪 祭 祀 树 神。
之后，壮年男子将树砍倒，选出树身的一段，系上

藤条将其拉回寨子，第二天举行镖牛和跳木鼓舞

仪式。接下来的６到１０天，由寨子里会做木鼓的

人制作木鼓，期间全寨停止生产活动。木鼓做好

以后放在寨子的木鼓房中保存，直到下一个木鼓

做好时才将旧的木鼓换出来。
木鼓联系着佤族人的情感，在仪式中 人 们 体

验超然的力量，在此期间聚在一起的佤族人因为

同样的信仰而联结。除此之外，通过祭祀木鼓，超
自然的力量对因不确定未来而产生的恐惧有安慰

和消解作用。在木鼓文化中，女性的身体因为特

有的功能和价值而被置于文化的中心。
（二）女性与木鼓文化

佤族的木鼓崇拜是原始宗教信仰在现实生活

中的实践。佤族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之间存在着

联系。人死后灵魂去另一个世界或者附着在其他

的事物身上。这些灵魂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生

活。比如，“在砍树做木鼓的时候魔巴会对树说，
你是我们选中的树，把你送回家，保佑我们有好收

成，粮食装满仓。”这种信仰影响着佤族人的生活，
人们认为，木鼓是通天的神器，制作一个木鼓将它

敲响 就 会 使 神 听 到，寨 子 既 会 得 到 保 佑，庄 稼 丰

收，牲畜兴旺。

１、传说中的女性身体———生命孕育者

整个木鼓文化中隐含着女性及其身体。佤族

的木鼓仪式祭祀的是谷神和木依吉神。关于佤族

木鼓仪式的由来有很多传说。在佤族的创世神话

《司岗里》中，女性的身体被神圣化了。“司岗”，西
盟佤族认为是“石洞”，而沧源佤族认为是“葫芦”。
尽管说法不一样，但神话诠释二者的方法都一样，
即二者都 是 孕 育 生 命 的 地 方。“里”在 佤 语 中 是

“出来”的意思。“司岗里”就是从葫芦或洞里出来

的意 思。王 敬 骝 先 生 运 用 语 言 学 的 分 析《司 岗

里》、对比研究各个民族关于人类起源传说，认为

“司岗”就是女性生殖器的隐喻。这是一种朴素的

女性生殖崇拜。在创世神话中，女性的生殖特性

在佤族人的观念中扎下了根，这种观念贯穿着整

个木鼓文化，而作为佤族文化精髓的木鼓文化，也
诠释着佤族人对于生育和女人的理解。

《司岗里》神话中讲到：“利吉神和路安神创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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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世间万物，但是他们将人放在洞里面。后来，木
依吉神知道了这件事，就让小米雀啄开洞门。人

们要从洞里出来，但有一只凶恶的豹子守在门口，
出来一个人被豹子吃掉一个。这时候，木依吉敲

响了一棵红毛树，红毛树发出洪亮的响声将豹子

吓跑了，人们才活着从洞里出来。从此，佤族人就

开始砍红毛树做成木鼓，以纪念木依吉神。制造

木鼓时，人们怎么做木鼓都不会响，于是木依吉指

着自 己 的 下 身 给 人 们，说：“你 们 照 这 个 做 就 行

了。”于是人们就照着女阴凿出了木鼓，木鼓发出

了很大的声音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有两层意思告诉

我们：首先，木依吉神是佤族社会最大的神，且为

女性；其次，木鼓的制作中表现着原始的女性生殖

崇拜。女性的身体不仅仅是身体，她成了一种象

征。无独有偶，在另外一个关于木鼓产生的神话

中也有类似的表述。
在佤族安木拐（传说中佤族的第二位女首领）

时期。有一天安木拐睡着了，睡梦中她听见有一

种声音，铿锵有力，而又美妙动听。于是 出 去 看，
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她以为是石头在唱歌，就将一

块石头搬来，照着蟋蟀洞里石头的样子做成石鼓，
但不知敲了多少年都没有敲响。后来她用木头做

了一个鼓，但声音很小。有一天晚上，她梦见木依

吉神笑眯眯地拍打着她的肚子，发出咚咚的声音。
声音很大，她被震醒了，于是恍然大悟。第 二 天，
她指着自己的下身给做鼓的人说：“以后就将木鼓

凿成这样。”后来凿出的木鼓果然声音很大。不光

是在木鼓的产生和形制中有浓重的女性的影子。
在现实的木鼓文化中，也有关于女人的表述。

２、木鼓祭祀中的女性生殖象征

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翁嘎科

乡的佤族聚居区，现今留存在人们记忆中被砍头

的“安”是一位女性。村民认为：“在我们翁嘎科这

边，如果要砍头，就是要砍女人的头。”“砍女人是

因为她会生孩子，女人的身上有奶水出来，那是可

以喂养小娃娃的，砍女人的头就可以保佑我们的

庄稼长的好。”在当地人的表述中，身体的特殊和

生育能力是女性被选中砍头的原因。但其实，并

不是所有的佤族地区砍女性的头祭祀木鼓。在翁

嘎科附近的中课乡以及其他佤族村寨，祭祀木鼓

时要砍男人的头。然而，被砍头的男性要有浓密

的络腮胡子———当地人认为用长有浓密的胡子头

祭祀木鼓，就预示着谷子可以长得旺盛。
佤族的砍头祭鼓其实是一种丰产仪 式，因 而

女性身体的生育能力成为重要的象征因素。在出

版的各种文献资料中，可以看出，佤族猎头是为了

祭祀谷神。佤族的谷神叫“司欧布”。在文献记载

和神话的流传中，她是一位女性：“她住在木鼓房

中，掌管谷子的生长。每年种过谷，就要盖木鼓房

祭祀她。”而天神木依吉和司欧布又是在一起的，

因此就 在 举 行 木 鼓 仪 式 的 时 候 猎 人 头 祭 祀“谷

魂”，并敲响木鼓告知天神。这样就能使庄稼丰收

并使村寨顺利。这里的“生”已经从生育上升到了

生命力。“生”的象征体现在人们对猎头对象的选

择上，而女人身体特殊、繁衍生育、哺乳的能力被

佤族人在早期文化中神圣化并至今崇拜。美国人

类学家格尔茨说：“宗教不仅仅是形而上的。因为

对于所有人来说，崇拜的姓氏、媒介和对象都充满

着深刻的道德严肃。宗教中处处都有着内在的义

务。”这种内在的义务深入人们的生活当中，在生

活的每一个细节中，体现着对信仰的实践。佤族

的木鼓崇拜中充满了对女人的敬重，就如格尔茨

说的，这种敬重渗透在生活中。

三、从木鼓文化到现实生活———
女性和“生”

除了神话故事，现实的木鼓中依旧有 着 关 于

女性的 身 体 和 生 育 的 隐 喻。木 鼓 房 中 有 两 个 木

鼓，一个是 公 的，一 个 是 母 的。母 的 大，公 的 小。
母的声音洪亮，而公的声音低沉。也有一种观点

认为木鼓分母子，不分公母。将大的那个发音为

“墨”。意 为 母、娘，小 的 那 个 叫“管”意 为 小、儿。

演奏时以大的为主，而小的只作伴奏。这种观点

还有待商榷，因为在云南的很多民族，如纳西族、

彝族以大指称母，小的指称男或者儿子。但不管

是“公母”，还是“母子”，女性较大，在木鼓房中居

于主 的 位 置，演 奏 时 为 主 要 音 调 没 有 任 何 争 议。
而且，佤族的木鼓都是凿成女阴的形状。在佤族

某些寨子，拉木鼓的时候妇女要代表木鼓与男子

对唱。唱的内容是村寨迎接一个美丽健康的女性

到来，有了“她”，村寨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各个

家户将子孙满堂。且在佤族的《司岗里》传说中有

这样的描述：“女子比男子懂得道理，男子要听女

子的话，后来女子不当领导了，让男子来当领导，
但是男子有不懂的事还要向女子求救。女子领导

了三十代人，男子才领导了二十代。”拉木鼓仪式

中对妇女的重视和肯定在佤族人的现实生活中也

得到了应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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佤族的现实生活中，有一种极其重要 的 待 客

礼俗，即敬水酒。水酒在佤族社会是十分重要的

待客方式，有尊贵的客人来访、朋友聚会、仪式宴

请就要泡水酒。水酒在佤族社会有很高的地位，
它由一种饮料演变成佤族社会文化中极其重要的

一份子。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离不开水酒，社交

礼仪离不开水酒，与祖先及鬼神沟通离不开水酒，
甚至人品好坏甄别都仰仗于水酒；男人可以喝水

酒，女人可以喝水酒，老人可以喝水酒，小孩允许

喝水酒，就连刚出生的婴儿因为母亲缺奶水也可

以给他喂水酒。在佤族的水酒文化中，一个值得

注意的细节是：如果有客人来，第一杯水酒要由女

主人 或 家 中 最 年 长 的 女 人 喝，并 由 她 敬 给 客 人。
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礼节，但透过女人喝第一杯水

酒的方式，体现着佤族社会对女性的敬重。因为，
佤族人觉得，只有女主人为客人敬了第一杯酒，家
里才会常年储满水酒；主人对客人的尊敬和感情

才会通过水酒得到传递；主人和客人之间的感情

才会生生不断。
在佤族的日常生活中，女性在家里也 有 较 高

的地位。至少在佤族男人的心目中，女人的劳动

是受尊重的。“我们佤族的女人是万能的”，这句

话也是男性对女性的肯定和褒扬。佤族人认为妻

子是一个家庭的守护者，妻子的能力和贤惠会使

一个家庭祥和顺利，甚至不会遭到灾难。
从传统木鼓文化、神话及其现实生活 中 可 以

看出，整 个 佤 族 文 化 对 女 性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界 定。
而这样的界定是因为女性的物质身体基础———乳

汁、生育的能力和生命力的象征。有的佤族老人

说“木鼓就是佤族的女人”。回望神话、历史，反观

如今的生活，远古时候，佤族人民意识女性在生育

中的重要作用，在那时生活无法保障、生命在强大

的自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时，人们选择了尊重并

敬畏生命的孕育者———女性的身体。正如美国人

类学家格尔茨说的：“正是大量的宗教象征，它们

交织在某种整体中，形成了宗教体系。对于那些

信仰这种宗教的人来说，一个宗教体系似乎是传

递着真正的知识，而这些知识是生活开展所必须

的基本条件。”在佤族社会，承认妇女，理解女性的

身体，理解生育的重要地位是佤族人对木鼓文化

的理解和内化。从佤族的神话到现实生活，作为

始祖创造人类的木依吉、作为粮食丰产象征的谷

神司欧布、作为神灵佑护村民的木鼓、作为女性首

领领导佤族人民的女性首领安木拐———都是女性

在社会文化中的投射。佤族的妇女至今依然生活

中在这样的投射中，并得以尊重。这对于在当今

社会女性身体被性化、消费化、再造化，如女性通

过改造自己的身体获得社会尊重，女性成为自己

身体的敌人，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女性的身体具有

反思意义。

四、身体与社会性别平等
佤族历史和 神 话 中 对 待 女 性 的 态 度 对 于 女

性主义中关于女 性 身 体 和 社 会 文 化 的 讨 论 是 一

个启示：所 有 关 于 女 性 的 传 说 故 事 都 基 于 女 性

的身体、生 育。木 鼓 文 化 其 实 是 关 于“生”的 文

化。木鼓的女 阴 形 状、《司 岗 里》创 世 史 诗 中 的

“司岗”、孕育着 谷 子 生 长 的 谷 神、在 祭 祀 的 时 候

砍头蕴含着对生 育 和 生 命 力 量 的 隐 喻。这 是 木

鼓文化对 于 生 殖 繁 衍 的 象 征，由 人 的 生 育 升 华

到万物的生长 和 繁 盛。在 佤 族 社 会，久 而 久 之，
人们已经认为 木 鼓 本 身 就 是“生”的 本 质。从 这

种观念中推演到 今 天 的 佤 族 社 会 人 们 对 妇 女 的

尊重就是文化内涵的体现。
因此，对于“女人”究竟是文化造成的还是天

生的，是一个显而易见然而极其复杂的命题。这

个命题曾经使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社会究竟为什么

会如此定义“女人”，同时又使我们迷失在文化的

汪洋大海 中 而 忽 视 了 作 为 分 析 基 石 的 生 物 性 基

础。佤族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与木鼓信仰有关，而

这种信仰传达给人们最重要的就是女性身体的力

量。将身体、生育力量至于女性主义中，使得生物

性，或许才能在本质上肯定女性身体。
本文基于佤族木鼓中的女性身体和生育的崇

拜，来讨论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研究的一种思考维

度。反观现实社会，女性的生活在很大程度被身

体控制。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再造自己身体的

行列。而这种在历史文化中本来就不平等的身体

审美文化被女性内化之后加剧了性别的不平等。
女性对自己身体疯狂的改造欲望已经变成了一种

商业，社会性别模式之所以被女性主义不断讨论，
是因为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还没有被完全认清、
肯定。在佤族社会，女性的身体能被文化接受并

成为一种核心的象征，也是因为整个社会意识到

了这一点，并将其贯穿于文化与社会生活实践之

中。这对我们是一个启示，女性是否真的要逃避

（忽视女性身体的特殊性）或者超越身体（运用科

学技术改变女性生物性的身体），才能到达女性期

望的社会性别平等模式的彼岸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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